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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历史时期南海诸岛命名考析∗

李 旷 远　 　 　 阎 根 齐

摘　 要：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文献中即有对南海命名的记载，宋代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民间对南海诸岛的命

名更趋实用化。 明清时期《更路簿》对南海诸岛名称有详细准确的记载。 清末和民国时期政府对南海诸岛有新的

命名，但渔民命名的岛屿多被重视，渔民习用地名与古籍记载地名有一定渊源关系，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传承

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对近现代政府命名南海诸岛有着程度不一同的影响，更是当

代南海诸岛标准命名的源泉，也证明了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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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南海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涌现，但从史地角

度进入，特别是基于南海诸岛命名的细化研究依然

重要，能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基本的史料与分析，也
最具说服力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②，总体来

看，这些研究成果侧重于论证南海诸岛的命名演变，
以及从科学与文化的角度强调渔民习用地名的重要

性，鲜有从历史时期论证南海诸岛命名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而且未能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历代政府对待

渔民习用地名的态度③。 因此本文重在论述渔民习

用命名对于古代海岛命名的承继，以及历代政府对

于渔民习用地名的不同态度，特别是近期对于这一

命名方式的尊重程度④及其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

承意义。

一、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方式和规律

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至少已有两千

余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代代相承，丰富多彩，从不间

断，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先对

南海诸岛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人

不断认识南海、不断增进海洋文明建设和丰富海洋

文化的生动体现。 纵观我国古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

的地名命名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１．对南海的命名

对南海的命名，主要以方位和海洋形态为主要

命名方式。 “南海”之名就是以方位命名，最早出现

于先秦文献《禹贡》篇：“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

海。”《诗·江汉》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记载。
当时，中原地区为统治核心地区，南海位于中原以

南，故名之南海。 先秦文献记载的“南海”皆是指今

南海。 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南经》
记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 郁水

出湘陵南海。”（郁水今广东西江，流入南海中）⑤因

南海在中国的位置几千年来从没有发生变化，构成

了一种固定的、永久的关系，故又被国际上所接受，
称为“南中国海”。

汉代开始对南海称谓有称之为涨海的，这是以

海洋形态对其命名，如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
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期的万震也在《南
州异物志》中记载：“东北行（从马来半岛到中国），
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⑥对于“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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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的含义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晋代

张华在《博物志》的记载：“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
茫茫一巨浸焉。 茹而不吐，满而不溢，故涨之名归

之。”⑦清初人屈大钧说：“炎海善溢，故曰涨也。”⑧

他还说：“凡水能实而不能虚，惟涨海虚时多而实时

少，气之最盛故涨，若夫飓风发而咸流逆起，大伤禾

稼，则气郁抑而不得其平，亦涨之说也。 涨海故多飓

风，故其涨信无定。”⑨康熙《文昌县志》也记载：“夫
南溟者，天池也。 地极燠，故曰‘炎海’；水恒溢，故
曰‘涨海’‘沸海’。”⑩唐代时将西沙群岛称为“九乳

螺洲”也是以其这一带海域像“九乳螺”而名之。
２．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对南海诸多岛屿和海域

形态有了更为准确的命名，如“象浦”“石塘”等。 晋

代裴渊的《广州记》载：“马援凿九真山，即（积）石为

堤，以遏海波，自是不复遇海涨。”南朝时期沈怀远

的《南越志》记载的与此相似。 到北魏郦道元的《水
经注》又记：“郁水又南自寿冷县，注于海。 昔马文

渊（即马援）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

界。”据韩振华先生考证：“六朝时石塘已有象浦、
象水、象渚等名，到了唐代称之为象石（象浦石塘），
也是继承前人的旧地名演变而来。” 这时的“石

塘”和“象浦”均指今西沙群岛的两大群岛之一的永

乐群岛。 明清时期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也沿用此

名，但后世对“积石为塘”的来历已不甚关注，大多

理解为因是周围有大环礁而中间为水塘故名。
宋代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开启了世界上大帆船

航海时代，中国人在南海上的频繁航行为各个岛礁

的发现和特性认识奠定了基础。 此时已将“长沙”
和“石塘”作为南海诸岛众多灰沙岛、大环礁、暗沙

的总称，而且有了“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或“万里

长沙”“千里石塘”的称谓来形容其广大。 但具体到

这两个地名在今何处，史书记载不一，争论不休，也
各有所居。 明初的《郑和航海图》上绘制并标明“石
塘”“万生石塘屿”和“石星石塘”这三个地名，专
家基本上认为“石塘”指今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
指今中沙群岛，“石星石塘”指今南沙群岛。 因为从

图上可知，“石星石塘”海域是大面积的沙粒，这正

是南沙群岛的岛礁特征，即沙洲和暗沙众多，是航海

最危险的海域。 史书上记载的“石塘”地名就被海

南渔民传承下来，而且已经具体到指今西沙群岛的

永乐群岛及海域，如海南渔民现存最早的 《更路

簿·驶船更路定例》记载有“石塘”的地名，在《立
东海更路》篇中有两条记载从“石塘”始发的更路，
如第 １０ 条：“自石塘（永乐群岛）上二圈（玉琢礁），
用乙辛辰戌，二更收。 对东南。”显然这是海南渔

民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地名名称。 对于其他岛屿命名

特征，有如下几种。
第一，以濒临陆地名称命名。 宋代南海已被区

分为许多海区，约有 ２０ 个“洋”名，南海的主要岛礁

和望山也都有了名称，以所濒临陆地域名或岛屿名

称命名的有很多，如濒临陆地上的州有明州洋、苏州

洋、琼州洋、交趾洋；以在海中的岛屿名称命名的有

七洲洋、昆仑洋等。 交趾洋北连琼州和廉州海域，钦
江南流入海，“分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

东南入琼、廉海”。 清代将海南岛东部海域称为

“琼洋”，显然是以濒临海南岛（海南省称为“琼”）
之名名之。 清代的《崖州志》和民国《感恩县志》
皆记：“洲东接大洲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

洋最险之处。”

宋代文献有两处“七洲洋” （又名七州洋）的记

载，一处在海南岛东部海域，另一处指今西沙群岛。
如南宋的《梦粱录》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

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

丈。 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渚等洋。” “自古舟人

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 亦深五十余丈。”海南

岛东部的“七洲洋”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引《琼
州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
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 元兵刘深追宋端

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 俗传古时七州沉而成

海。”即是洋中有七座山故名，史书称“有七峰，状如

七星连珠”，又名七星山，该洋也被称为七星洋。 而

西沙群岛的“七洲洋”也是因有七个岛，古代将海中

的岛视为“山”，故称“七洲洋”。
第二，以海水的颜色命名。 南海之水因远近、观

察的时间不同，水的颜色多种多样，成为有经验的舟

师判断水深、航向的标准之一。 《梦粱录》记载：“相
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 大洋之水，碧黑如澱；有
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元代人将

交趾与海南岛之间的海域称“绿水洋”，在其他海区

又有黄水洋、黑水洋、青水洋等。
可见，我国古代给南海海域的命名，是在长期的

开发和经营管理中经过了从宽泛到具体、从简单到

复杂的认识过程，也是中国人对南海的天文地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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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而且在世界海洋知识命

名中独树一帜，有自己完整的独立命名系统。
另外，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几乎像

海域的命名一样历史悠久。 早在三国时，朱应曾在

《扶南传》中写道：涨海中“底有盘石，水深二十余

丈，珊瑚生于石上也。 初生白，软弱似菌”。 这里

指出了南海诸岛的形成是由珊瑚虫不断地黏附其上

而形成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解释。
至于何者为“岛”，何者可以称为“礁”，我国在

九百多年前的宋代也已经有了合理的定义：“至若

波流而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则又有其形

势。 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则曰洲，十洲之类是

也；小于洲而亦可居者则曰岛，三岛之类是也；小于

岛则曰屿；小于屿而有草木则曰苫，如苫屿；而其质

纯石则曰礁。”现代我国将海洋地名分为岛、洲、
礁、沙、滩等五类，除没有“苫”的定义外，其他多数

在宋代已有之。

二、近现代官方公布的南海诸岛地名

清朝末年，南海权益屡受侵犯（如外国人在我

国南海擅自搞测量、在岛上采鸟粪、擅自对岛礁命名

等），清朝政府开始对南海进行具有宣示主权意义

的命名。 民国初，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西沙群

岛对海防的重要性，“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

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也开始了推动政府

对西沙群岛岛礁的命名。
第一，清朝末年李准巡海时对西沙群岛岛礁的

命名。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农历四月初一至二十二

日，广东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率 １７０ 多人前

往西沙群岛考察。 他们分乘伏波、琛航、广金等三艘

军舰到西沙群岛巡视勘察 １６ 座岛，并测绘地图，勒
石竖旗，将西沙群岛总名命名为“西沙岛屿”，并给

１６ 座岛屿逐一命名，这 １６ 座岛分别是：伏波岛、
甘泉岛、珊瑚岛、琛航岛、广金岛、丰润岛（１９３５ 年改

称为林康岛，１９４７ 年改称和五岛，１９８３ 年改称为东

岛）、邻水岛、霍邱岛、归安岛、乌程岛、宁波岛、新会

岛、华阳岛、阳湖岛、休宁岛、番禺岛。 从这 １６ 座

岛的名称可以看出李准这次给西沙群岛命名的特征

有：一是以纪念清军军舰命名，有伏波岛（１９４７ 年和

１９８３ 年又称为“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二是以

岛礁或海区特产命名，有甘泉岛（李准巡海时发现

此岛泉水甘甜可饮故名）、珊瑚岛（李准巡海时发现

此岛珊瑚极多故名）；三是以人物籍贯命名，如时任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丰润县（今河北丰润）人，李准便

将东岛命名为“丰润”岛，其他如邻水岛、霍邱岛等

１０ 个岛皆以随李准登岛人的籍贯命名。
李准为了宣示主权，每到一座面积较大的岛，都

要举行“勒石”“竖旗”等活动，还绘制“海图，作中国

之领土”。如到达甘泉岛，就“勒石竖桅，挂旗为纪

念焉”；登上珊瑚岛，“亦勒石悬旗为纪念”；给琛航

岛命名后，也进行“勒石竖旗”。最后，“业已分别

勘明，将各岛逐一命名，以便书碑。”

李准是首次巡视西沙群岛，为何能这么容易地

到达各个岛礁？ 笔者认为，这可能得益于海南渔民

的指引。 因为在这次“复勘考察”的人员名单中有

１００ 名海南渔民受雇，“小工一百名（在三亚榆林港

万县即今之万宁县陵水一带雇募。 现近四月，渔船

均不出海，拟即雇此项工人，兼作引水）”。 “引

水”应为“领航”之意，说明海南渔民有所参与。
这次命名的不足主要是把西沙永乐群岛中的中

建岛命名为“南极岛”，实际上它不是“岛”，而是沙

洲，也不处于“南海极南”，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局限。
第二，民国时期的岛礁命名。 民国政府曾两次

公布南海诸岛地名，都是在我国南海主权遭受侵犯

的情况下公布的。 第一次是在 １９３３ 年法国入侵我

国南沙群岛的九个岛（史称九小岛）时，在全国人民

的抗议推动下公布的。 １９３５ 年，水陆地图审查委员

会审定公布了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地名

１３２ 个，这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公布了南海诸岛地名，
也是首次将南海诸岛划分为东沙岛（今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
南沙群岛）。

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次公布的地名有两个主要

缺点：一是公布的大部分名称都是外国人擅自定名

的音译或意译而来的；二是当时海南渔民已有非常

系统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总数约有 １００ 个，他们不

但一个都没有采纳，就连李准在 １９０９ 年巡海时对西

沙群岛的 １６ 个命名也没有采用。
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了我

国南海诸岛，并擅自更改这些岛礁名称之后公布的，
日本投降后，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国民政府军队派军舰收

回了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当时的内政部

方域司审定公布了南海诸岛地名 １７２ 个。 这次将

１９３５ 年公布的南沙群岛改称为中沙群岛，将团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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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改称为南沙群岛。 这样，第一次明确了南海诸岛

的四大群岛。 这一次不但改掉了 １９３５ 年大部分外

国名称翻译的地名，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地名，其特征

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以具有纪念意义的军舰名称命名。 如西沙

群岛中永兴岛、中建岛，永兴和中建都是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接收西沙群岛的军舰名。

二是恢复了 １９０９ 年对一些岛屿的命名。 如甘

泉岛、珊瑚岛、琛航岛、广金岛等。
三是以中国历史上与南海有关的重大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年号等命名。 这次按照西沙群岛的各

个岛礁分布情况，划分为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这两

个群岛的名称都是为了纪念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

和七次下西洋事件命名。 晋卿岛是为纪念明成祖时

施晋卿出使南洋，赵述岛是为纪念明太祖使赵述出

使南洋，森屏滩是为纪念明代黄森屏出使婆罗国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五岛（今东岛）是为

纪念明末潘和五反抗西班牙人而命名。
四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命名。 如南沙群岛

的忠孝滩、仁爱礁、信义礁等地名。
五是以古代职官名命名。 如南沙群岛的都护

（总监护）暗沙、校尉暗沙、金吾（警卫）暗沙等，用这

些武官命名南沙群岛，带有守卫的寓意。
六是以礁、滩地名命名。 如将一些“滩”的称谓

改称“沙洲”，如 １９３５ 年公布的“南滩”，１９４７ 年即改

为“南沙洲”，此外还增加了北沙洲、中沙洲的地名。
研究者认为，１９４７ 年的命名主要有两个缺点：

一是“没有彻底根除外来名称的影响；其二是完全

忽略了我国渔民早就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
笔者认为，对于第一个缺点，确实是存在的。 但对于

第二个缺点笔者有不同的认识，因为 １９４７ 年的命名

已经注意到了海南渔民的命名，如在《内政部公布

南海各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已经使用海南渔民的

习用名“大三脚脚岛”（琛航岛）、四江岛（晋卿岛）、
巴岛（东岛）名称， 这些都是海南渔民使用的名

称。 沈鹏飞在 １９２８ 年编写的《调查西沙群岛》一书

中也收录有 １９２６ 年琼东县人李德光等呈报的《呈领

经营吧注岛及吧兴岛种植渔业计划书》，还附有《西
沙群岛图》及图说，上面就有双帆、长岛、吧注、吧兴

谷、三圈礁、干豆、鸭公、银岛、四江、三脚、二圈礁、老
粗、圆岛、尾岛、大圈礁、白岛仔、半路等 １８ 个地名，
每个地名之前均注有“俗名”或“琼人俗名”。说明

此时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的命名已经有之，只是这

些大量的海南渔民命名没有公布在国家地名之中，
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航海中使

用的《更路簿》没有被发现，里面记载的大量地名命

名还不为政府所知；二是民国时期海南渔民大量的

地名命名被认为是“俗名”，不受官府和文人的重

视，所以民国政府没有采用海南渔民《更路簿》中的

地名。 但在口语中仍然有一些是海南渔民的习惯称

谓，如将宣德群岛称为“上八岛、东七岛或上峙”，将
永乐群岛称为“西八岛、下八岛或下峙”，将西沙群

岛的两大群岛分别称为“东七岛”和“西八岛”。

三、南海诸岛的民间命名

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今，笔者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

镇、长坡镇，文昌市东郊镇、铺前镇、清澜镇，儋州市

海头镇等地的渔民进行深入调查，结合之前学者在

１９７４ 年、１９７７ 年的调查成果，认为渔民习用地名与

古籍记载地名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根据笔者对文昌市、琼海市沿海 ３０ 多位渔民的

调查及其族谱记载，海南渔民的祖先除一位来自江

西外，其余均来自福建莆田，时间均在南宋至明代，
这正是《更路簿》的孕育和产生时间。 由此可以推

测，海南渔民的祖先迁来海南岛时居住在沿海地区，
他们本身就是渔民，初到时在海南岛周边海域捕鱼，
后来才远赴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捕鱼。 在《更路

簿》中还保留一些闽南话的用语和闽南渔民的航海

技术，如“打水托”“更”等，闽南人使用的“针路簿”
与海南人使用的“更路簿”都是南海海道针经的航

海指南，两者具有传承关系。

海南渔民称南海为“祖宗海”，千百年来他们就

在这片辽阔的海域航海和从事渔业生产，至少从明

末开始就有了用于南海诸岛航海指南的《更路簿》。
据笔者研究，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世家苏德柳

的《更路簿》中《驶船更路定例》篇是海南渔民现存

时代最早的，其中就有全富峙（全富岛）、老粗峙

（珊瑚岛）、世江峙（晋卿岛）、三足峙（琛航岛）、尾
峙（金银岛）等岛屿名称的记载，在《立东海更路》
篇中又有“银峙” （银屿）的记载。 另外海南渔民还

有“口传更路径”和自己绘制的海图名称。 从当时

已经发现的苏德柳、彭正楷、郁玉清、林鸿锦、王国

昌、麦兴铳、卢洪兰、李魁茂（以上均为琼海市潭门

镇渔民）、蒙全洲、陈永芹、符宏光（以上均为文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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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符宏光的为海图）的《更路簿》地名记载中可知，
从明代到近现代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具有一

致性的特征，如称“峙”为岛和沙洲（海南方言“峙”
的发音同“岛”）；称“圈”或“塘”为环礁；称小沙洲

或个别暗礁为“峙仔”；暗礁排列成串，远望成线，故
海南岛渔民称之为“线”或“沙” （因海南方言线、沙
同音）；称“线排”或“沙排”为暗沙；称“廊”为暗滩，
指淹没在水下较深的暗滩，源于海南渔民捕鱼时的

网经常被淹没在水下较深的暗滩拦住，便知水下有

暗滩，遂称此为“拦”，海南发音为“廊”；暗礁顶部展

平的，似铲，海南岛渔民又称之为‘铲’。 “海南音

‘铲’和沙相同，故暗礁又称为‘沙’”。其他还有用

大、仔、顺序号等表示的名称，如按顺序先到的就称

为“大筐”（华光礁），稍次的称为“二筐”（玉琢礁），
再次的称为“三筐”（浪花礁）。

这些命名都是以海面为准，从高出海面的“峙”
开始，向下按深度逐次命名。 如“峙”的含义是在海

水高潮时也露出水面；线（沙）是高潮时淹没、低潮

时显现的暗礁；线排（沙排）是低潮时也不出露，淹
没在海面下较浅的暗沙；廊是低潮时不出露，淹没在

海面下较深的暗沙，等等。 有专家将海南渔民的命

名总结归为 １３ 类：以气候命名、以水文命名、以生物

命名、以大小命名、以颜色命名、以传说命名、以水产

命名、以岩性命名和以吉祥命名，突显了南海诸岛命

名的“历史性、民族性、乡土性和稳定性”。 这是

历代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和捕鱼的经验积累，是世

界上独一无二最为完备的民间命名系统。
海南渔民通过几百年在南海诸岛生产实践的积

累，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已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形成

成熟的线路和捕鱼区。 他们编写的《更路簿》也已

处于稳定阶段，突出表现在不仅对西沙和南沙群岛

的每一座大的岛礁都有了命名，而且对各个岛礁的

位置、地貌和人文特征有了细致入微的记载。 如海

南渔民根据我国古代“上北下南”的看图习惯，称
南、西方为“上”，称北、东方为“下” （如称西沙群岛

偏居东北的宣德环礁为上峙，偏居西南的永乐环礁

为下峙），称东、东北为“头”，称西、西南为“尾” （如
西沙洲在赵述岛礁盘之西，故称为船暗尾），有的称

它为“亚村”（海南渔民方言意为“屁股”，因此名不

雅，故多写成“尾”），如金银岛在永乐环礁西南端，
故称为“尾峙”。 还有将形制较小、不成熟的称为

“仔”，将形似箩筐、外围被一圈礁盘包围、内测风浪

较小的水塘称之为“筐” “圈” “圹”等，这样便有了

诸如“尾峙” “筐仔”等名称。 海南渔民出海时一般

是从北向南航行，他们将先到的礁称为“大筐”或

“大圈”，次到的称为“二筐”或“二圈”，再次到的称

为“三筐”或“三圈”，因这些“圈”或“筐”形似渔民

家中常用篮筐故名。
大约清代晚期的《更路簿》有的已经细化到对

“南边门” “北边角” “圈中间”的记载，如琼海市潭

门镇孟子园村船长王诗桃《更路簿·东海更路部》
记载：“大圈南边门去半路，（用）艮坤，三更收。”“大
圈北边角去猫注。”海南渔民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

越是具体化、细致化，说明他们对这些岛礁的观察和

体验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就越是丰富多彩，寓意深刻。
这种有着丰富内涵的习用地名也注定流传久

远，记载这些地名的《更路簿》也是价值不菲。 随

着我国国家标准地名的普及，在许多渔民的《航海

日志》中出现了新旧地名名称混用、《更路簿》中

的航向（针位）、航程（更数）与海图上的度数和里程

并用的情况，如王诗桃《更路簿·东海更路部》补充

条文中第 ３３ 条：“永兴往大圈头，（用） ２２０（度），
（用）艮坤兼一线丑未，４．４（更）。”该条的“永兴”
指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大圈头”指西沙群岛的华光

礁的头部，“用 ２２０ 度”指海图上的度数，“用艮坤兼

一线丑未”指罗盘上的针位，“４．４ 更”指从永兴岛到

大圈（华光礁）头的更路。 短短的一条就包括了海

南渔民地名命名———大圈， 又有政府的官方命

名———永兴岛，还用古代的罗盘针位给岛礁命名，如
丑未（渚碧礁），表明渔民习用地名和中国传统文化

的渊源关系。

四、结语

中国古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都有准确的命名，
清末及民国时期对南海地区又有了更细致的命名，
对渔民命名传统及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关照，１９８３ 年

４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中国政府大量采用海南渔民以

《更路簿》为主的地名名称，使南海地区的社会发

展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对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有

着重要意义，也证明了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注释

①史地研究主要是以历史学的方法，从微观角度研究南海问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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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 年陈天锡出版《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以来，中外后续成果的

研究思路不断拓宽，如借助函数关系解析南海问题，或从国家安全、
地区安全等角度，用政治学、语言学以及国际关系等学科方法，分析

南海问题的相关政策等。 ②参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曾昭璇：《南海诸岛》，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司
徒尚纪、许桂玲：《南海断续线内南海诸岛整体性的历史地理认识》，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

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等。 ③如丁立

福在《论南海岛名的“渔”味和“洋”味》一文认为近代政府对海岛命

名突显了海岛译名，忽略了海岛土地名。 这在一定程度程度上是有

道理的，但那时海南渔民的习用地名也有存在空间，并非是“完全忽

略了我国渔民早期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参广东省地名委员

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广东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５１
页。 ④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我国自然资源部、民政部公布了 ２５ 个南海

诸岛标准地名，对于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 ⑤《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５ 页。
⑥杨孚《异物志》和三国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一书均已经佚失，散见

于后世的文献。 ⑦张华：《博物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０—１１
页。 ⑧⑨屈大钧：《广东新语·水语》卷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３０ 页。 ⑩《文昌县志·潮候》，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４ 页。 
《广州记》一书已佚失，散见于宋代《太平寰宇记》等文献。 又见清代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３６６ 页。 王国维校：
《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１１４６ 页。 韩振华著：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３３ 页。 
向达校注：《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０ 页。 韩

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３７５、
３７０、１３８、３７５ 页。 周去非：《岭外代答》，屠有祥校注，上海远东出

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３５ 页。 光绪《崖州志·海防志·环海水道》卷十

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３３ 年，第 １８１ 页。 民国《感恩县志·经政

·环海水道》卷十二，海南书局，１９３１ 年，第 ３ 页。 陈佳荣、朱
鉴秋执行主编：《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广东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９０、９１、３０ 页引《世说新语》卷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三四，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６８ 页。 陈天赐等编著：《南
海诸岛三种·西沙岛之发现时期》，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４、１９
页。 在该处记载中，前面先是说“勘察 １５ 座岛”，接着又说给 １６

座岛命名。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

料汇编》，广东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７、３８、３８、５１、８３、１６９—１７２
页。 在民国杨秀靖《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一书《内政部公布南

海各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将“巴岛”列为永兴岛。 阎根齐：《闽粤

〈针路簿〉与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比较研究》，《南海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阎根齐：《苏德柳〈更路簿〉考述》，《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 年

第 ５ 期。 刘南威：《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张争胜等：《刘南威教授对南海诸

岛地名研究的重要贡献》，《热带地理》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周伟民、
唐玲玲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

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５７—３５８、３５７ 页。 据笔者调查，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由于机帆船和海图的使用，海南渔民依靠传统的《更路簿》导航已不

能适应在西沙、中沙和南沙航海捕鱼作业的需要（因为机船和帆船

的航速不同），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最终导致了弃而不用，渔民也很

少前往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从而发现新的岛礁并为之命名了。
虽然如此，《更路簿》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意义却不容忽视，已
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写的一

批记录海南渔民赴西沙和南沙群岛更路的本子是否可以称《更路

簿》，目前学界有争议，故此处暂称为《航海日志》。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中

国政府公布了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 ２８７ 个，在这次公布的南海诸

岛标准地名中，采用了海南渔民的习用名达 １２９ 个，加上口传的“南
海航道更路径”及海图中的命名，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地名约有 １４０
处，其中西沙群岛的 ４８ 个、南沙群岛的 ８１ 个被公布为中国标准地

名。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公布的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 ２５ 个，其中属于西

沙群岛的有 １３ 个，分别是：三峙仔、金银东岛、尾峙仔岛、筐仔北岛、
老粗峙仔岛、银屿东岛、银屿仔西岛、广金北一岛、广金北二岛、广金

西岛、珊瑚东暗沙、永南暗沙、西礁东岛；属于南沙群岛的有 １２ 个，分
别是：龙鼻东岛、西礁西岛、龙鼻西岛、龙鼻东礁、龙鼻南礁、龙鼻西

礁、深圈西礁、深圈礁、深圈东礁、龙鼻中礁、龙鼻北礁、龙鼻西仔礁。
另有南海诸岛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 ５５ 个。 经初步研究，这次公布

的地名大量使用了海南渔民的命名。 中国政府这次公布的 １３ 个西

沙群岛命名中，属于海南渔民的命名占 ７ 个，占总数的 ５４％；在南沙

群岛的 １２ 个地名中，属于海南渔民的命名占 １１ 个，占总数的 ９２％。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合计占总数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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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南海诸岛命名考析


